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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康康申康康

疫情之下，我们都不上，谁上？
鞋套、护目镜、隔离衣、口罩……疫情

之下，在被认为是最危险的ICU里，除了

机器的响声，就是穿着层层叠叠防护服的

医护人员，此刻，穿上“保护套”，他们就是

不容出错的“战士”，他们更是患者心中的

天使。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杨佳薇

2月9日，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

士长申康康已经在武汉待了近半个月，回

想半个月前，在保证队员们防护安全的前

提下，河北重症护理组用了不到5天时间

接替了之前来武汉市第七医院支援的中

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

由于武汉市第七医院ICU的设备及

人员严重不足，在中南大学附属医院ICU

的支援下，一周之内改造和组建了一个可

以收纳12个危重患者的ICU。但因为时

间短任务重，此时的 ICU 还有很多待提

高的地方。于是，河北重症护理团队接过

接力棒，边工作边完善。虽然厚厚的隔离

衣、护目镜挡住了每一个年轻的容颜，但

在病房里穿梭的每个人身上都书写着“河

北某某某，加油！”

“我是重症护理组组长，重症组有60

多人，护士近50人，和别的病区有所不同

的是，在这里，男护士比较多。”申康康说，

ICU内的患者病情危重，随时需要抢救，

医生和护士都得以这里为家，大家几乎每

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每次脱下防护服，全

身早已被汗水浸透，双手因长时间罩在双

层手套里已肿胀发白。

正因为男护士比较多，重症的小伙子

们除了上班，还得经常半夜两三点去火车

站、去机场“抢”物资。有人问：“白天上

班，晚上不睡觉去拉物资，你们累不累？”

重症组的小伙子们总是笑呵呵地说：“不

累，挺好，就当每天出去放风了!”

河北医疗队员，加油！

2月5日，重症监护组一名队员上班

出现虚脱症状，在医院附近买生活用品的

重症护理组副组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的王慧了解情况后立马进去顶班。所

幸一切无碍，但申康康的心情却久久不能

平静，“出门在外，我们要完成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战役，但是我更要保证每个

队员的安全和健康！”

毕竟，重症患者云集，ICU被认为是

最危险的地方，但团队成员的坚守，让申

康康记忆深刻，“有的女护士是第一次看

护重症，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难以忍受。”

申康康说，护目镜起雾、戴着手套操作不

方便给护士们带来很多困难，高强度工作

之下，保定市第二医院的张杏面对完全陌

生的危重症护理没有丝毫的退缩。直到

腹痛难忍，全身大汗，出现恶心呕吐的症

状时才被队友劝出病房。

身高一米八五的大个子葛磊，在防护

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始终找不到合身的防

护服。大家都劝他不要进病房了，可是葛

磊一边在无法闭合的防护服上缠胶带一

边用浓重的保定味儿说：“咱们干嘛来

了？进！”还有北方一附院的徐博文，鼻梁

额头都压出了一排排的水泡，却从来没有

丝毫的退缩……

“戴尿不湿上岗、洗手衣湿透了、皮肤

压红了，这些在重症病区都太习以为常

了。”申康康说，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是每

个重症医护人员的追求。在这场全民关

注的疫情防卫阻击战中，他们认为能带给

大家最好的消息，就是有患者康复出院或

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疫情之下，ICU内的坚守

疫情当前，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自然是感染

风险最高的群体。

憋闷、气促、流汗、呼吸困难——这不仅仅是感

染患者的病毒之痛，也是每一个布满水气、模糊不

清的护目镜背后，医护人员苦撑六七个小时的“极

限时刻”。

“每一天，我都要戴着两层手套，在模糊的视线

中进行留置针穿刺，连摸带猜，还好每次都能一针

见血。”和申康康有常年重症护理经验不同，约莫四

十出头的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第四医

院的代金占就是缺乏经验的护士之一，刚到武汉的

时候，很多队员没有重症监护室的护理经验，只好

把这些队员调到普通救治组，代金占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ICU工作量大，需要人员多，代金占主动

站出来：“我愿意留在ICU，我学习能力很强，两天

时间肯定能胜任这里的护理工作。”在代金占看来，

ICU里都是危重症患者，留下来意味着更大的工作

强度，更高的感染风险，也意味着更大的使命，更高

的责任。“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一行的，我们都不上，

那谁上啊？”厚厚的防护服之下，代金占用自己高超

的穿刺水平完成了一次次任务。

其实，在ICU里，除了给患者完成药物治疗，

还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为患者洗脸、刷牙、翻身、

换衣服、擦拭身体，甚至协助大小便，倒尿壶、倒便

盆。代金占工作细致，一些老人感激地说，重病床

前，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未必能照料得如此

细致。

我们都不上，谁上？

在武汉，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邢台市第

九医院梁迎勃迎来了自己的34周岁生日，这是他

离家最远，却是最特别的一次生日。他的同事、家

人以及朋友们用不同方式为他送去了生日祝福。

“其实，我挺害怕跟家人视频的。”梁迎勃说，重症监

护室病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从穿上防护服接班到交

班，至少都在八个小时以上，尤其脱防护服是个大

工程，脱鞋套、护目镜、隔离衣、防护衣、帽子、口罩

……层层消毒，穿上衣服要十五到二十分钟，脱下

这套衣服可能也得将近三十分钟。

从ICU出来，有时状态很不好，梁迎勃就会和

家人简短发语音，有时觉得自己状态不错，会和孩

子视频一下。“这么近距离面对危重病人，担心肯定

有，但最害怕的还是面对视频那一头亲人的担忧。”

在 ICU 狭小的空间内，两侧都是镇静插管上

呼吸机的患者，医护人员都是穿着防护服，不知道

谁是谁，也没有表情，周围监护仪、微量泵和呼吸机

的报警声此起彼伏。梁迎勃说，气氛虽然有点压

抑，但大家都是积极乐观的状态，“作为医务工作

者，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隔着护目镜，我

能感受到患者对健康的渴望，对生命的渴求，我们

唯有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救助更多的危急重症

患者，才能为他们赢得更多生的可能。”

最害怕面对亲人的担忧


